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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一个特殊的仪式在北京香山公墓举行

朱枫烈士骨骸的搜寻一波三折。!"#$年
%月 !$日，朱枫被枪杀后即由台北市“卫生
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
某处。三个月后，朱枫在台的女儿陈莲芳（即
“阿菊”）写了一封信向台“军法局”陈情，希望
领回继母的遗物。从此，朱枫安息在宝岛的土
地上。由于这段隐情从未公开，&$年后便出
现了跨越海峡追寻的感人一幕。

'$$!年，朱枫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看到
山东画报出版的《老照片》第 !%辑刊出母亲
临刑前的影像，寻找回母亲遗骸的愿望变得
更加迫切和强烈了。($$(年，《老照片》的编
者收到朱晓枫的来信：“一年前，我看到了山
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 )%辑中的一幅照
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
!"&$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场景。这是我在
&$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
万分……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
中经常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了一件毛线背
心，面庞仍然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
悉。照片中的母亲已面临死神，但她是那么镇
定自若……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
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
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母亲在全
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
中盼望同家人团聚……母亲重感情，但能为
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

($$*年春，经我的好友、热心的大陆作
家冯亦同牵线，朱晓枫联系上在上海旅游的
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先生。徐宗懋回台后，
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同来南京，为朱晓
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片，在台公开播放。
还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返乡安息朱晓
枫寻母遗骸》等长篇报道。经过种种曲折和苦
苦追寻，(+$&年 ,月，徐宗懋先生在台北挂长
途电话给朱晓枫：“阿菊找到了。”并遗憾地告
诉朱晓枫：迫于当时的环境，王昌诚夫妇在朱
枫牺牲后未能去刑场收尸。虽然这次搜寻并

无正果，但热心人的搜寻并未结束。
时隔 ,年，($$"年，为了寻找自己
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上海的潘
溱在台湾辛亥革命第二殡仪馆提供
的一份有 *$*名罹难人员名单中，
看到了“朱谌文”这个名字。由于字
形相似，曾经看过朱枫事迹的潘溱

通过朋友联系上朱家人。因不能确定真伪，朱
家辗转委托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朱浤源寻
访。热心的朱浤源三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
的公墓，根据编号，最终在 ))号墓地找到了
“朱谌之”的骨灰坛子，并证实名册上的登记
是连笔错误。之后，在台湾“中国生命公司”的
协助下，($)$年 )(月 "日，朱枫烈士的遗骨
成功移灵北京。次年 -月 ),日国家有关部门
在朱枫烈士的家乡浙江镇海革命烈士陵园隆
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新华社在报道指出：
“朱枫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
雄。”($))年 -月 ).日《人民日报》以“青松伴
忠骨，红枫映丹心”一文，公开报道朱枫烈士
的英雄事迹。%+年后，朱枫终于归来！
在国家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在吴石将军

夫人去世的第二年（)"",年）春天，一座汉白
玉纪念碑矗立于北京香山公墓。经过一系列
曲折，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归葬了、回家了。

)"",年 ,月 ((日，这是一个晴空万里
的日子。上午，一个特殊的仪式在北京香山公
墓举行，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家属及生前友
好近百人从上海、广东、福建以及美国、澳大
利亚、台湾赶来，用这一隆重的仪式倾诉他们
埋藏内心多年的情感。在凄婉的哀乐声中，在
默哀仪式之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
长、吴石将军生前好友何康致悼词。仪式虽是
简短的，但却是隆重之至。之后，大家来到墓
地，共同揪一把泥土，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
骨骸安然入殓，让吴石将军有了最后的归宿。

(++%年 ))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政部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并向吴石烈士的家
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烈士儿子所在地
河南省金水区专程派人向吴韶成送去了这份
《革命烈士证明书》。在标明豫烈字第 +)+)"-

号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赫然写着：“吴石同
志因参加革命斗争，于 )"&+年 %月 )+日壮烈
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
扬。”吴石将军泉下有知，亦可笑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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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依然是单刀直入的口吻

马克扭过脸，笑着回答：“你知道我的性
格啊，忧愁不过夜！”苏月咕噜道：“我傻！倒是
为你的生气担心得睡不好呢！”说着，把一个
文件夹递过来，“你要的材料。我全部查过，只
有张小三一个人是北方的根底，大连海运学
院毕业，社会关系、同学的圈子，应该基本在
北面。”“是他———”马克皱皱眉头，无
奈地拿过了苏月手中的文件夹。
当马克仔细看材料的时候，苏月

又补充道：“我听别的员工说过，他们
原来的业务分工，张小三主管北面，
就是因为他熟悉那里，他的一位舅舅
还是当地什么局的局长。亚太地区总
部原来打算收购的物流企业，总部在
南方，但是，北面有一个重要的合作
伙伴，在那里的摊子铺得很开，是不
可缺少的脚。谈判时，张先生的局长
舅舅帮过忙。”
马克若有所思：“明白了！难怪他

对收购泡汤意见很大，属于利益均沾
的当事人啊！”马克紧张地思考着，额
上的眉心深深陷下去。苏月熟悉他的
神情，他正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马
克突然用力拍拍文件夹，痛快地道：
“就是他了！亚太总部能够用他，我为什么不
能用？”苏月不解：“你如何用？你是坚决反对
收购中国物流企业的啊！”
马克装出莫测高深的模样，笑嘻嘻地道：

“我有折中的办法。原则当然不能改变啦，否
则，如何对董事会解释？难道我会自己打自己
耳光？”马克诡异地一笑：“这样吧，你把张先
生请来，我与他谈。”苏月刚要走，马克又好奇
地问：“他一个大学生，算是中国名牌大学毕
业的吧？张小三，那么土的名字，怎么不改改？
也不用个英文名字？”苏月点点头：“我也纳
闷。有人说，他祖父是抗战时在东北死的，而
当时中国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唱的就是从
东北逃亡出来的张老三。”

马克恍然大悟：“明白了！年轻的爱国
者！”他眨巴眨巴眼睛，“哈，我们美国人也是
爱国主义者，我们的迪士尼天天有热爱美利
坚的游行。”他右手拍拍小腹，险些把左手端
着的咖啡晃荡出来，开心地补充道：“凡自称
爱国的，也是自认有抱负的。找他来谈，我想，
能谈得好！”苏月向来愿意静听旗鼓相当的

聪明人的交锋，在他们的唇枪舌剑中，你总能够
学到点什么。

马克依然是单刀直入的口吻：“张先生，
听说，亚太总部的收购计划，你出力很多，我
反对那个计划，美国总部也否决了它，让你
很失望吧？”张小三抬起眼皮看看美国人，淡
淡地迂回道：“我们拿工资的，就知道服从命

令，老板吩咐的事情，总要做好。”
马克不让他偏离主线，继续侃侃

而谈：“我知道，你们打算收购的企
业，在中国北部的物流业务的保障，
是他们在那里的合作伙伴，名义上是
他们的分公司，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
有资产链条，是几个老板分享利益的
松散合作，因此缺乏跨国公司强调的
长期安全运作的保证。”

张小三的目光急速闪动着，显露
出内心的紧张，自己低估了这个高大
的美国人的智商，新上司竟然一下子
就抓住了症结所在。他深呼吸地提提
神，挺直了腰板说：“在中国，资产的
链条尽管重要，人际的关系也不可小
看。人际关系，权力关系，是资产关系
的补充。不过，”他抬头观察着新老板

的神色，终于退后一步说，“总部既然已经接
受马克先生的意见，已经否决了那个计划，再
仔细讨论，也没有什么必要了。”马克笑笑，笑
得丝毫也不勉强：“我喜欢你的脾气，你肯把
想法说出来，很好。我不要求部下绝对服从，
特别是可能要独当一面的部下，应该有自己
的独立见解。”马克的这番议论，让苏月和张
小三同时暗暗吃惊，原因不仅仅是他对中国
企业的批评切中要害，而且，他的话分明在暗
示，他打算让张小三独当一面。张小三显然也
在紧张地估摸新领导的用意，就试探地说了
一句：“你能够鼓励部下说不同意见，我很感
激。当然，我明白，企业的基本原则，还是应该
一级服从一级。我昨天也不是存心为难你，只
是担心已经签订的合同出麻烦。”

马克挥挥手，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那个合
同么，还有好几个月才履行，我们有足够的时
间去准备！现在，我想告诉你，总部接受我的不
收购的意见，同时接受的还有我的附加条件，
我们可以动用不超过收购价的四分之三的资
金，用于建立中国地区的自己的物流网络。你
觉得怎样？这笔钱足够我们做大事情了吧？”


